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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阳光灿烂的日子》与《动物凶猛》的相承：相同的

叙事，共通的表达

独特的叙事是《动物凶猛》的亮点，临近结尾处的叙事变

线给作品带来的半真半假的效果是《动物凶猛》最精彩的地

方。许多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在影视化的过程会被调整，一别

姜文其它电影对原作的巨大改动，姜文在创作《阳光灿烂的日

子》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著的叙事，让影片风格与原作风格

有很大的统一性。

（一）叙事话语的相承

王朔的《动物凶猛》小说给读者以很强烈的真实感，虽然

是小说，明知是虚构，却总是不可避免地认为这是作者在讲述

真人所思、真人所历。真实感首先是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叙述视

角带来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并且采用倒叙的逆时

序叙述方式，让读者很轻易地掉入作者编织的网里。读者被小

说叙述者带领到那个他们不曾经历的时代，跟着“我”一同回

忆。“我”的回忆中有“我”虚构的部分，但“我”觉得它那

样真实，以至于“我”在像写下一件确切发生的事情一样将它

写下。同时，这让读者也觉得它那样真实，因为“我”的虚构

的背后，是“我”情感的真实，王朔所虚构一切的背后，是王

朔情感的真实。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保留了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述视

角与倒叙的叙述方式，也是为了保留这份表达的真实。电影从

马小军的自白开始，随着低沉的话语声淡出，镜头拉回七十年

代，观众仿佛与主人公一样陷入了对往日的回忆，在电影中真

切感受到了那一代人的少年岁月，感受到了姜文寄托的情感

真实。

（二）叙事动作的相承

（1）叙述者与作者

作品的叙述者与作者不可被混为一谈，叙述者的态度、观

点不一定等同于作者的态度、观点。我带着这样的理性去阅读

《动物凶猛》，却始终认为《动物凶猛》中叙述者与作者的界限

是不明晰的，《动物凶猛》中的叙述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部分

的王朔。小说人物“我”极其细腻丰富的心理袒露，或许正是

王朔本人心理的展现，《动物凶猛》中有着英雄梦的“我”是

王朔自我的投射。

与《动物凶猛》相同，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叙述者

与姜文在一定意义上是等同的。当影片结束，演职表缓缓滚

动，我看到了“马小军（成年）——姜文”的字样，那个贯穿

影片的旁白是姜文自己，通过镜头下的马小军，姜文想表达属

于自己的东西。有趣的是，原著作者王朔也在电影中客串了一

把，那个在老莫餐厅被众人抬起的小坏蛋的扮演者就是王朔，

王朔也在电影中圆了少年时期的“英雄”梦吧。

（2）叙述者与叙述声音

《动物凶猛》虽以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我”即故事的

主人公，可由于文本时间序列与故事时间序列的不一致，中年

叙述者“我”与少年主人公“我”产生了抓人的撕扯感，少年

的“我”在中年的“我”的叙述下偏离了过去的真实，在中年

的“我”的意识下又尝试拉向过去的真实，却又不经意开始虚

构了。于是在《动物凶猛》的最后部分，我们看到了这样的

一段：

“现在我的头脑像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我发现我又在虚

构了。开篇时我曾发誓要老实地述说这个故事，还其以真相。

我一直以为我是遵记忆点滴如实地描述，甚至舍弃了一些不可

靠的印象，不管它们对情节的连贯和事件的转折有多么大的

作用。”

故事的叙述戛然而止，叙述者的声音突然被插入，之前所

被叙述者告知的一切真实都由叙述者自己的声音打碎。在文字

构造的抽象世界，这种叙述声音是容易令人信服的。可当这种

叙述动作被搬进电影时，却很容易水土不服。与小说的抽象不

同，电影是具象的艺术，电影所表达的一切，是通过影像展现

出来的，让这样意识层面的叙述声音打破具体影像的叙述是一

个很大的难题，而姜文为了保留原作的“魂”，克服了这个

难题。

除了画外音外，姜文运用了很多具象的东西去不留痕迹地

展现意识与非意识、憧憬与现实之间虚实转换，比如米兰房间

中是否存在的照片、照片上有时出现有时消失的国旗、马小军

打刘忆苦时手中酒瓶的存在与消失……这些具象并不是为了明

晰故事中的“真”与“假”，只是在用具象去帮助观众感受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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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声音，消除声音与影像撕扯带来的割裂感。

（三）叙事相承的背后：创作者表达的共通

无论是什么样的叙事方式，其根本在于服务创作者的表

达。王朔在谈《动物凶猛》时说到：“我喜欢的，确实是在一

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乎我个

人的真情实感的小说。”王朔想通过《动物凶猛》表达真实的

潜在自我，并且希望这种表达是直接、热烈的。姜文想通过

《阳光灿烂的日子》表达的东西也是如此，如他所言：“给生活

取一个外号叫‘阳光灿烂的日子’，运用自己的想象和认识，

把细节与感受放在里面。”于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有了相承

原著的叙事，进而有了贴合原著的基调。

二、《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动物凶猛》的改编：主观真

实的个性表达

虽然《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动物凶猛》有很大程度上的

相承，但其在环境、人物、情节等方面也进行了姜文个性化电

影改编，传递出不同的情感思想。姜文曾在《十三邀》访谈节

目中谈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创作：“拍《阳关灿烂》的时

候，我经常把把街扫的非常干净，当时当然也没那么干净，只

是我印象中从胡同口这边能看到胡同口那边，没有垃圾，也没

有多余的车停在那，我觉得它像我的印象。”姜文致力在《阳

光灿烂的日子》构建一个主观真实的世界，不是历史的真实，

不是对王朔《动物凶猛》构建世界的重现，而是把姜文印象中

的真实展现出来。主观真实的还原同样是王朔《动物凶猛》的

创作基点，但正因主观，所以姜文与王朔才有不同，才有了改

编的空间。

（一）环境更极致的设置

1.自然环境：《阳光灿烂的日子》 对“夏天”更极致的

呈现

    《动物凶猛》的开头就对故事所发生的“夏天”有所交代

：“我的故事总是在夏天开始的。夏天在我看来是个危险的

季节，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多，因此很难掩饰

欲望。”

原著的背景虽然也设置在夏天，却远不及电影给我带来的

“夏天”的“热”的冲击。姜文在电影开篇的独白保留并改写

了这原著的交代：

“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气候使人们裸露的更

多，也更难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

总是有空伴随着我们，阳光充足，太亮，使得眼前一阵阵

发黑。”

更细节、更感受的诉说让观众在故事开始前就对马小军口

中的“夏天”有了足够深刻的印象。姜文也在不断通过镜头语

言表现“夏天”：演员脸上汗珠、手中不停煽动的扇子、黏湿

头发的特写……这些都在直观地提醒观众“夏天”的环境。

有意思的是，这其实是一个装出来的夏天，《阳光灿烂的

日子》拍摄时间在冬天，这可以从被观众忽略了的后景中只属

于冬天的秃枝略知一二。寒冬之中，姜文却依然执着地展现一

个镜头中的夏天，足见姜文对“夏天”的不可让步的执念。

2.社会环境：《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更加自由的成长环境

《动物凶猛》中，直到故事的一半父亲才因工作离开，而

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故事开始时，父亲便离家外出工作，

提前了父亲离家的时间点。表面上是父亲离家，背后暗含的意

义是父亲在家庭中管教孩子的角色缺席。小说中父亲对“我”

是有教育的，而电影中仅保留了米兰来“我”家被父亲碰见后

与“我”谈话的一次。电影通过把父亲离家时间的提前、管教

次数减少将这种“我”的自由推向更深的程度。

电影还加入了一个老师的角色，设置了学生无视老师大闹

课堂的情节。小说中“我”虽然也厌学逃课，但学生们也未曾

与老师有过正面冲突。孩子们在缺乏家庭教育的同时，还对学

校教育进行反叛，有效管教彻底缺失。

当被置于一种更自由的环境，马小军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也

就更加激情、大胆了，这份在高度自由下被允许的少年幼稚的

壮烈或许就是姜文印象中青春岁月应该有的模样。

（二）人物更鲜明的刻画

1.“我”对英雄更加热切的向往

《动物凶猛》与《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我”的自白都提

到要当军人成为英雄，而电影中马小军的英雄情结得到了更浓

厚的渲染。《阳光灿烂的日子》添加了很多“我”对于军人身

份的自我幻想：“我”在父亲不在家时偷偷开锁打开父亲的柜

子，把父亲的功勋章戴在自己身上模仿阅兵的场景，吹开“气

球”模仿打仗。在被警察问话后，“我”在家中对着镜子角色

转换，想象自己是更加强势的一方。在院子里，“我”和伙伴

表演《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片段。我渴望变得更强，渴望变成

电影作品里的战斗英雄，在少年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的，想象中“我”可以永远取得强有力的胜利。

这或许不是真正的英雄，却是少年的“我”的概念中的真

正的英雄：拥有崇高的“军人”身份，能做他人不可为之事。

喜欢做梦、想象丰富是少年最大的特点，《阳光灿烂的日子》

通过小情节的加入更为丰富展现了少年的这一特点，“我”的

形象得到了更加鲜明的刻画。

2.“我”对米兰懵懂情愫更加热烈的展现

《动物凶猛》中有这样一段情节：高晋在喝醉后在骑车去

米兰家寻找米兰，“他从路边第一幢开始，一幢一幢楼地喊过

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姜文对这段情节进行了改编，

情节主人公由高晋变成了“我”马小军，马小军在雨中骑着自

行车去到米兰的家，对着一幢一幢楼声嘶力竭地大喊米兰的名

字，马小军与米兰在雨中相见，浑身湿透的马小军鼓足勇气对

米兰大喊出“我喜欢你”。

通过影片中马小军的自白，我们可以推断出雨中表白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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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其实是马小军内心的想象，事情是假的，但那却是马小军内

心最真实的呐喊。在《动物凶猛》中，马小军对米兰少年情愫

是深藏内心的，就算在自己虚构的过去中也不曾大胆地对米兰

袒露内心；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幻想中马小军对米兰爱

恋的窗户纸被捅破了。电影中对这一情节的改编让马小军对米

兰的情愫更加富有激情，如沸腾的水将壶盖顶起。

极度狂热的失控与对爱恋无动于衷的遮掩是马小军身上的

矛盾点。狂热失控是马小军内心的自我，折射到“我”无法还

原真实的回忆，如电影中的旁白“记忆总是被我的情感改头换

面”；对爱恋无动于衷的遮掩是被马小军常常忽略的过去，冷

静之后才恍然，“我从未这样壮烈勇敢过”。通过情节的全新

安排与创作，姜文将这对矛盾中感性失控的一端展现到极致，

表现出马小军对米兰懵懂而炽热的青春情感。

（三）情节的变动

1.看电影的情节的增加与情感表达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一行人看电影是《动物凶猛》

中没有的内容。群众们就算已经把电影的台词背下，却仍要搬

起板凳坐在大院里一起看，这一幕是十年来的精神贫瘠的集体

渴求的体现。

其实王朔在《动物凶猛》也有对文化贫乏下少年对多元文

化渴求的表达，但他用的不是电影，而是小说：“当我第二遍

看《青春之歌》、《苦菜花》这些小说时，那些书中涉及性爱的

张页犹如扑克牌中的王牌，都被翻得格外旧。”

相近的控诉，王朔通过看小说的情节来表达，姜文用看电

影的情节表达，看小说与看电影，分别是作家与导演青春记忆

中的娱乐方式。

2.中年结局的添加与平和的反思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相较《动物凶猛》的结局，添加

了中年的车内重聚部分。在谈这个结局之前，不得不先提及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增加的一个人物——古伦木，他常常起

到点睛的作用。无论别人对古伦木说什么，古伦木永远只会回

一句“欧巴”。几十年后，曾经的少年在中年重聚，他们看到

了车外的古伦木，他们如几十年前一样喊他的名字，古伦木却

不再说“欧巴”而喊出一声京味儿十足的“傻逼”。当彩色被

黑白取代，原来那个充满欲望激情的少年时代早已经远去，曾

经在一起的少年混混们如今都是衣冠整整的社会精英，成熟的

克制与道德将他们少年暴力的激情杀死。无论是悲是喜，却都

是人力所无法扭转的东西。傻子恐怕永远都不会明白“傻逼”

的真正含义，可是对每个个体观众来说，长大后对自己喊出的

“傻逼”都有仅属于个人的调侃的审视。

三、《动物凶猛》与《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互动

无论是《动物凶猛》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无论是保

留还是改编，都是在用双重时空去重写主观印象真实，用自我

青春去消解时代烙印，这搭起了从《动物凶猛》到《阳光灿烂

的日子》的桥，也铺好了从创作者自我表达走向读者、观众群

体共鸣的路。

《动物凶猛》很注重细节的描写，我对其有关街道的叙述

的印象尤为深刻：

“我在朝阳门上了101路公共汽车，仅坐一站，便在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灰楼对面下了车，外交部的国旗在我身后的白色

耐火砖院墙内飘扬。”

这些繁琐甚至看似对故事推进没有任何帮助的描写却在

《动物凶猛》中多次出现，《动物凶猛》正是通过这些描写尽力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提高“真实感”。同时，主人公的主要事件

也具有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气质：我每天几乎在“闲逛”又爱参

与“打架”来表演勇敢。这种真实感与特定时代气质相应地让

一部分读者产生了与作品的距离，他们不曾看过那个时代，只

是在读别人的青春。但是叙述者出人意料地在最后否定了这一

切，于是，极度真实走向了极度虚幻，作品与读者的距离也随

之开始缩小，我们开始关注虚构真实背后的东西，我们逐渐从

故事圈外走向情感圈内，这是离开历史语境后依然能够引起广

泛共鸣的东西。

《动物凶猛》与《阳光灿烂的日子》都在缅怀时代背景下

的青春，作品中富有调侃意味的荒谬感让作品在倾注自我的同

时又抹去自我，在还原过去的同时又抹杀真实，于是呈现出突

破历史语境的永恒情感的可能性。当自我的青春把时代政治烙

印消解，当现下时空的“我”重写起青春过去，小说《动物凶

猛》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被打通，其它的条条框框也都

被冲破。“过去”没有了界限，时代的背景设置可以是假的，

“我”所描绘的一切具体可以是假的，只有恒长共通的人性人

情被抽离出来。故事中的“我”是独一无二的，但人人又都可

以是“我”，我们都许下过或许无法实现的梦，都幻想过最理

想的事物，都勇敢又懦弱，又都在不知不觉中长大，被幻想赶

回现实。这是作为个体的人都有过的在“阳光灿烂的日子”时

的“动物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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